江洋，路依依
1男1女
江：“记得《模拟飞行2005》么？你去我们宿舍里我教你的。”
路：“嗯，记得。”这个丫头少有的乖。
江：“按住操纵杆，不要拉高也不要降低，慢慢跟上前面的……其实就跟开车一样，没什么难的。”
路：“你要我干什么？”
江：“我要你开飞机啊。”
……
江：“我爱你。”
路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路依依愣了一下。
江：“听人说有句话很神奇，我只是想亲口说说去感觉一下。”
燮羽烈王，西门博士，史官
2男1女
王："秋天是南淮最好的时候,十里霜红开了,有钱的人家飘船看花,一上午都看不尽凤凰池上的秋玫瑰,秋天南淮回起雾,雾气里面,秋玫瑰的颜色尤其艳丽.满城的桃枣也都熟了,果树的树枝一直伸到各户人家的墙外,拿着长竿直打过去,后面跟着一个人接,满筐都是果子,我们叫做打秋风的.到了冬季也不下雪,偶尔有霜......" 。
史："大都护!"史官终于不能再记下去了,"史书是后世镜鉴,请大都护三思!" 
王："三思?"羽烈王竟愣住了.  
史官膝行而前,"书上有记录的,单只前朝喜皇帝九年一年,南淮城里就饿死流民不下九千,城外的乱葬坑都填满了.又有笔记说南淮当时,买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入青楼根本不须付钱,只需给粮五升,俗名称做父母粮,就报了十六年养育的恩情.宛州貌似繁华,其实是吃人的饿虎.大都护也曾说乱世之酷,升斗民最苦,是以有拔剑而起一统天下之志.可是这样写出来的南淮,无易于粉饰骷髅啊!"
王："放肆!"羽烈王勃然大怒,"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南淮,你们这些深养在学宫里的夫子,不过凭着几本来历不明的笔记,怎么能跟我说粉饰骷髅?"  
史："大都护即便要杀,臣子也是要说的!大都护难道以为天下人都是瞎子,只有大都护所见才是真的么?臣祖籍就是南淮,亲眼所见,灾年饿殍遍野根本不容入城,难道也是假的么?"  
王："你!"羽烈王拔剑上前.  
西门博士挡在了史官的面前.  
王："西门闪开!"羽烈王怒喝.  
钦天监的西门博士按下了羽烈王的剑.  
西门："大都护,你所记的,都是假的!"  
王："西门你......"羽烈王容色急变,"你也不信我么?"  
西门："我信不信又如何呢?"西门博士的声音象是古潭深水一样没有一丝波纹,"南淮是不是那个南淮都无所谓,可和你偷花跳板打枣子的人,都已经不在了."  
燮羽烈王、青阳昭武公
2男
姬：“那么青阳王殿下，我以这片铁，还有我们二十年来的一切与你订盟，在我有生之年，燮朝的一兵一卒决不踏上青阳的土地，否则叫我身死刀剑之下，魂魄坠入深渊地狱，永世不得转生！” 
吕：“以这片铁为你我的证言，从今以后，我永远不再踏上东陆的土地，直到死去。” 
嬴无翳，姬野
2男
嬴："很好，"嬴无翳缓缓绽开笑容，"不怕死么？"  
姬："我敢来，就知道自己未必能活着回去！"  
嬴："哦？"嬴无翳眉峰一挑，"你，几岁了？" 
姬："十七。"  
息衍，苏瞬卿
1男1女
息："有风塘的花都谢了，我伺弄了一整个秋天呢。"
苏："那几盆紫琳秋，现在放在暖阁里，可是渐渐看着也不行了。"女人轻声说。
……
苏："难怪将军喜欢在这种小铺子里喝酒，想不到这种白酒温热之后那么好喝。"她这么说着，并没有抬头。
她把杯底的酒饮尽了，脸上微微有些红润了。
息："还要一杯么？"
苏："不了，"她起身，"我要走啦，宫里进出都有些不方便。"
息："我送你么？"
苏："不必了，"她低头行礼，"今后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还是避免跟将军见面吧。很浓的乌云已经在南淮城上汇集了，一旦乌云崩塌，没有必要累及将军。"
息："看来这个除夕夜只好在这里喝寡酒了，我本来想很久不见，当有很多可说，今夜也就没有安排什么别的事情去做，"息衍笑了笑举杯。
苏：女人在门口微微停了一步，望着人来人往灯火流溢的紫梁街，露出一点笑容，似乎漫不经心的说："其实这是我来南淮之后第一次看见街头的新春，那么热闹，真好啊。"
息："你的伤好了么？别再用那种药了。"
苏："这是个诅咒啊，一辈子的。"
她提起裙角，出门去了。
姬野，羽然
1男1女
姬："你怎么来了？"
羽："你还以为我真的来问你要金菊花啊？我来找你的！哪里都找不到……" 
姬："你来找我么？"姬野呆呆地看着她。原来世界上毕竟还有一个人会在深夜里寻找他，担心他在茫茫的人海中就这么永远地被弄丢了。
羽："喂！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深夜啊！我不是出来找你，难道是出来看星星？"
羽然气恼地去砸姬野的脑袋，姬野没有闪，他把脑袋埋在膝盖之间。羽然砸着砸着，忽地愣了，她伸手去姬野的脸上摸了一把，手上湿漉漉的。
羽："啊！你……为什么哭啊？"
姬："不是……砂子进了眼睛……"姬野摇着头。
羽然呆了很久，终于扯了扯他的手。
羽："好啦好啦，跟一个大活宝一样。走吧，我带你回我家里去睡。"
翼天瞻，羽然
1男1女
翼：“无论有什么人问起你的神使文名字，你都不可以告诉他。你现在是个普通的东陆女孩儿，你住在下唐国的南淮城里，你的名字叫羽然。”他换了郑重的腔调，“羽然，你答应我。”

羽然用力点了点头。翼天瞻笑，把羽然放到地上，凑过去问。
翼：“小姑娘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” 
羽：“羽然！” 
翼：“漂亮的小姑娘，你有神使文的名字么？”翼天瞻又问。 
羽：“没有，我叫羽然！” 
翼：“可爱的小姑娘，你的羽族名字叫萨西摩尔么？”翼天瞻第三次问。 
羽：“没听过，我就叫羽然！”
云湛，石秋瞳
1男1女
“小姐，你好，”这个羽人说话的声音挺好听，长相也很清秀，可惜说出来的话怎么也和他的音容不搭调，“能借我几个金铢翻本么，我赢……”
“我赢了加倍还你，是么？”石秋瞳打断了他的话。
羽人一呆：“呃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石秋瞳叹口气：“看来不管人类还是羽人，赌徒的台词都是永恒不变的。”
羽人嘿嘿一笑：“我听人说过，在九州大地上，只有两种人能真正抛弃掉种族之间的隔阂，完全平等的坐到一起。一种是商人，另一种是赌徒。”
“不对，”石秋瞳把头摇得好似拨浪鼓，“我们人类赌徒和你不一样。”
羽人一呆：“怎么？”
石：“他们一般不会随便找陌生人借钱。”
云：“这个么……我也不想的，毕竟很伤自尊，对不对？”羽人说话的口吻一点也不像伤自尊的样子，“可是，这个宅子里的人早就被我借遍了。”
林澜，江洋
1男1女
江：“问你个事情，”我抓抓脑袋，”不想说就别说。”
林：“没事，你问，我不想说的事情从来不说的。”
江：“我知道你够犟……怎么会喜欢杨建南的？”
林澜沉默了一小会儿，”你们议论他挺多的吧？你们觉得他是怎么样一个人？”
江：翻了翻眼睛，耸耸肩膀：“牛人呗。反正我跟他是没什么好谈的，我知道他不喜欢我，可他从来都不说。你觉不觉得他有点阴？不高兴就当我没说。”
林：“你也知道他不喜欢你啊？”
江：“废话，我又不是傻子。”
林：“他其实不像你们想的那么死板，我第一次去他的宿舍看的时候，他的宿舍里面空荡荡的，最惹眼的是窗前的一架天文望远镜。他那天给我讲他喜欢看的书，手忙脚乱的，再然后就找不到话题了。最后他坐在望远镜前面给我讲星座，他说你看见室女座么？它现在正从黄道上面升起，慢慢地划过北天极，在夏季的晚上，它升到最高点……那时候他整个人一下子变得神采飞扬，你都不能想象一个人说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会变化那么大，好像一下午可以说的话比一生都多。”林澜轻声说，”我呆住了，然后我问他你那么喜欢看星星啊？他说小时候他父母都不常在家，没有人陪他，于是他就一个人在那里对着天文望远镜看星星。后来无论去哪里，他都会带着一架望远镜。”她笑了起来：“你知道么？他在地下指挥部的时候会透过上海大炮的炮口看星星。”
江：“就因为这个？”
林：“还有他说我爱你。”
江：“说什么？”
林：“我爱你啊。我以前也有过别的男朋友，还是读军校的时候，军校里不准谈恋爱，想要凑假期一起外出一次都要等上好几个月。每个人都说很喜欢我，”林澜甩了甩头发，”但是我每次都很认真的说:你爱不爱我？他们会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林澜，但是我没把握说爱你。”
江：“哦。”
林：“可是建南是不一样的。他陪我看完星星的第二天，约我一起在食堂吃饭。我知道他有话跟我说，可是他就是闷头吃饭，我也只好吃饭，我都快以为他真的只是约我随便吃个饭的时候，他忽然抬起头对我说:林澜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？你不知道他那样一个铁板一样的人，说这句话，一定是难死了。”
江：“你就答应了？”
林：“就算我不喜欢他，当时那个情势我也不能拒绝的。何况我还是喜欢他的。”
江：“我靠，不过是一句话三个子，这么牛？”
林：“你说来试试看？”我看着她挺直有力的眉峰像是挑衅般扬了起来，眸子映着下面投上来的灯光，亮得犀利。
江：“靠，不就是我……”
这话在我嘴里像是石子一样硌了我的牙齿，我张着嘴呆了一下。
林：“教你个乖——其实女人很复杂也很简单的，你打动她一次，让她觉得安全，就足够了。”我扭头去看她，慢慢地站起来，林澜已经转身走了，她穿着白色军服的背影慢慢地没入黑暗中。
江：“哦，晚安。”
林：“我今晚值班，你好睡，晚安。”
姬野，西门也静
1男1女
在客栈前面，姬野捞着西门的腰把她放在地面上，自己却没有下马。
姬：“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走了。”
西门：“再见，”西门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来。
姬：“离开沁阳吧，”姬野忽然说，“局势随时可能变化，有战争的地方总是危险。”
西门：“我再留几天，准备去衡玉城。”
姬：“那么应该不会再见面了，谢谢你救了我的朋友。”
西门：“没什么。”
姬：“如果我拥有九州，我会把一州送给你，表示我的感谢，”姬野静静的笑着，“可惜我连立足的土地都没有。如果我富甲天下，我会给你一生用不尽的金银，可惜我只是一个流亡兵团的首领，我甚至没有钱给我的战士们买盔甲和战马。我所能做的只是让你开心一下，就算我的回报吧……你开心么？”
想了很久，西门点头：“我很开心，我一生都很少这么开心。”
姬：“那么再见了，”姬野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带马准备离开。
西门：“姬野，”西门拉住了他的马缰，“星命是不可违逆的。灭亡的征兆已经降临在你们头上，如果想活下去就悄悄离开这里，不要管其他人了。”
姬：“离开了这里我还有什么呢？”姬野摇头，“我只有我的朋友们。”
西门：“甚至不惜和他们一起死么？”
姬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希望死。可是，”姬野笑了，“我觉得我无法扔下他们。”
　　西门默默的松开马缰，青骓踏着小步走了。星相家默默的站在马后，看着骑兵离自己越来越远。心里忽然空荡荡的，西门站在客栈门口的柳梢下，柳枝间有一轮明月。
　　青骓忽然兜了个圈子，姬野回过头来看西门。西门呆了一下，她已经知道姬野有很多不同的面孔，可是她不知道姬野还能这样笑，笑得温和而有孩子气。青骓在姬野的操纵下扬首退了三步，又轻轻点着蹄子侧行，前驱后仰，马步优美得象一种舞蹈。
　　姬野曾经在下唐的骑兵队中服役，那种精巧的仪仗马步也是那时候学的，现在操纵马匹走这种优雅的龙骑士舞步还是很熟练。马步活泼而快乐，姬野这么看起来不象个流寇，却象无忧的贵族公子。
西门：“你的马头上没有羽毛，”西门笑了，对姬野喊了一声。
姬：“等我一统天下，我把它满身都插上羽毛，”姬野很高兴，因为他看见西门很高兴。征战了许多年后，他已经很少体会这种简单的快乐了。
　　青骓终于退着小步消失在街拐角的树下了。等了很久，它终于没有再露头，于是西门知道姬野是真的走了。
　　星空灿烂。星相家扬起了头，隐约有一层清光在她的眼睛里荡漾。
姬承，云湛
2男
姬承龇牙咧嘴的站起来，说：“咱们赶快追吧。”
“你行么？”云湛怀疑的看他一眼。
“我要是找不回枪，会比现在这样惨百倍，你又不是没见过我老婆，”姬承严肃地回答道，“其实我个人更希望那把枪丢失……”
云湛无可奈何的看着他，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：“你这种人，竟然会为了去找寻一把破枪而四处奔波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打死我也不会相信！”
姬承叹息着说：“我自己都不相信呀。要不是我老婆以死相逼的话……”
云：“女人的以死相逼也能信吗？”
姬：“我老婆可一向是玩真的。从前她逼我和凝翠楼的小铭分手，真的一头撞到了桌角上。幸好她的头也不比木头软多少……现在她一说寻死，我就得赶紧听着！”
